
晚明文坛代表人物李贽在
《 续 焚 书 》 中 ， 称 杨 慎 为
“仙”。而能与杨氏一同称为
“仙”的，在李贽眼中，只有李
白、苏轼二人。能让这位驰骋
于儒、释、道的晚明狂人顶礼
膜拜的，除了杨慎，恐怕同时
代里的确挑不出第二个人了。
后来的袁宏道、王夫之、胡薇
元、纪晓岚等一时才俊，读到
杨慎的著述时，也无不倾倒赞
叹。到民国时代，国学大师陈
寅恪也说：“杨用修为人，才高
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 慎 （1488- 1559）， 字 用
修，号升庵，正德六年状元。杨
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可推为
明代第一。他能文、词及散曲，
论古考证之范围也颇广。其著作
达百余种，后人辑有《太史升庵
文集》八十一卷及《升庵集》多
种，也未能全部搜集齐备。

李贽曾感言曰：“升庵先生
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
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
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
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
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
出，可怪也哉！”

就才学与学术的卓绝不凡而
言，杨慎在明代的士林和儒林
中，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
度。但作为一代大儒，他被后世
所乐道与评说的，则更着力于其
坎坷诡异的后半生——自“大礼
议”之后的贬谪佚事。

在明代有杂剧《簪花髻》，
专写杨慎贬谪至云南后的古怪故
事。在清代有《议大礼》杂剧，
专写杨慎在“大礼议”事件中的
表现及结局。到了民国，除了有
董康重印的《盛明杂剧》，更有
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重刊抽印的
本子，又将杨氏后半生的“微言
大义”重新拈提了一番。当然，
这位大儒最为有名的，还是他那
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慎 21 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已将杨慎写
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
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打击，杨慎并没
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
24 岁时获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杨慎禀性
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他上
疏抗谏。嘉靖三年 （1524 年），因“大礼议”受
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 （今保山）。

在明代，能正面评说、直接描述改变杨慎
一生命运的那场“大礼议”事件的著述并不多
见。避讳即是避祸，文士们已经心照不宣。在
皇权强力张罗的“文网”里，谁也不会再犯与
杨慎一样的低级错误，去自取其辱。杨慎虽名

“慎”，可着实不够谨慎，这是当年官场内外、
文坛上下的普遍“共识”。

但如果闭口不谈这桩明代以来的最扣人心
弦的“奇案”，文士们似乎于心不甘，又总是有
忍无可忍的评说欲望。于是乎，延续元代杂剧
豪爽酷谑、明代传奇香艳诡异的戏说人生套
路，终于有人执笔写出这当朝当代的稀奇故事
来。只不过仍不敢直接着力于“大礼议”事
件，而是有意绕开主题去选择末节，专写杨慎
被贬云南之后的种种荒涎之举。剧本名目就选
择最引人注目的男扮女装一出，名为 《簪花
髻》杂剧。

沈自徵是晚明重要的杂剧作家。沈自徵的
作品传世不多，但其存世的三部杂剧 《霸亭

秋》《鞭歌妓》《簪花髻》，全部收录于 《盛明杂
剧》，足以笑傲晚明剧坛。

沈氏写下 《簪花髻》 剧本一开场，以翠柳
和娇桃的对话开始。她们说出一段佚事来：近
日朝廷谪一个翰林，是杨升庵学士，在我云南
充军。他是当今的才子，只是此人好酒醉后吟
诗作赋，不管好歹，都写在我身上。我这南中
人，闻他是个才子，一写下就有人来买去。故
此我这云南妓女，都以白练为衫。

原来，一代大儒杨慎的“身价”，即便是贬
谪后在云南的“戴罪之身”，仍是身价不菲，一
字千金。妓女身上的白衫，就是为求字的便利
使然。不一会，剧中主角，蓬头垢面的杨慎登
场了，几句话点明原委：

下官杨升庵是也！名慎，字用修，别号升
庵，四川成都人氏。父亲杨廷和，为当朝宰
相，顾命两朝。下官学成满腹文章，圣人可怜
见，钦赐状元及第，官拜翰林学士之职。只为
当今大礼一节，下官痛哭廷谏，圣人将我贬落
金齿为军。人人道咱杨升庵的不是，且疑我这
状元是买来的。我到得南中，日以诗酒为生。
时遇春天节气，到大来幽哉也呵！

因为“大礼议”受贬，此时仕途的大挫与
当年才名的大盛，形成了鲜明对比。世人只认
官位不识才气的惯例，又让这位大才子郁闷异
常。堂堂大明状元、巍巍翰林讲官杨慎，竟当
众挽髻戴花、涂脂穿裙，他要男扮女装，招摇

过市。这是醉后撒疯，还是瞎玩胡闹？显然怪
现状背后自有真道理。在皇权至尊的极权统治
之下，如杨慎这样的真性情、真胆魄的大才
子，也不得不装疯扮傻方可自保；举国文士官
员，无不如同被阉割的宦官一般，不得不唯唯
诺诺，亦步亦趋于皇权之下。杨慎女装，看似
撒疯，实则是反讽世道人心；杨慎女装，看似
胡闹，实则是发泄天怒人怨。至于后来杨慎女
装登坛讲儒、释、道，则纯属愤世行为的又一
延伸与激化。从对世道人心的质疑，进而衍化
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杨慎在此已经不再是大
明状元或者官员的身份，而更接近于哲学家的
角色了。

杨慎当年是否有过上述这些行径，正史、野
史、民间故事中都略有记载。但重要的不是这些
行为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所蕴含着
的历史意义何在？人生启迪何在？生活在明代鼎
盛时期的杨慎，在晚明时代落魄文人沈自徵笔下
的面目，除了据史改编之外，还多少也沾染着晚
明的自由哲学风尚。摆脱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形态的思想束缚，如皇权、儒学、礼教等；致力
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终实
现，就是晚明自由哲学的现实基础。沈氏在这一
基础之上，让杨慎这一原本是极力维护皇权正统
的一代大儒形象，复活于晚明自由哲学的时空之
中，极有新意也特有深义。全剧相当简短，仅一
折戏文便戛然而止，却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簪花髻》
男扮女装的愤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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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万历年间 《太史升庵
文集》 问世以来，八十一卷、十
二册的文集规模，仍然不能囊括
杨慎生前的所有作品。就在明末
大儒陈继儒所编 《宝颜堂秘笈》
中，尚有多种杨慎批点、校注、
自著的著述遗篇。

到 清 代 乾 隆 年 间 ， 各 种 版
本、各种说法的所谓 《升庵文
集》 已经在世间流行多年。乾隆
六十年 （1795 年），杨慎的同乡，
新都人周参元在 《太史升庵文
集》 的基础上，又广泛搜辑、重
新编校，刊印出了一部 《升庵全
集》，七十八卷、二十册的规模，
实际上仍然失收杨慎作品多种。
这些全集、文集中的杨氏作品，
后来又被文人、书商、学者、乡
贤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翻刻、抽
印、改编成多种单行本，在各式
各样的读者群中通行不悖。清代
中期以前，杨慎作品的研读方兴
未艾，大有蔚然成风之势。但在
清代中期以后，杨慎其人其文渐
至湮没，究其原因，无非是清代

“文禁”风潮之下的文风僵化、世

风委顿所致。杨慎在当年的所作
所为、其人其文，在皇权视野
中，始终是悖逆不安的因素。因
而 《升庵文集》 并不为清代统治
者所欣赏，更遑论提倡，旋即被
定为“禁书”，毁弃散佚无数。

1918 年，董康重新校刻 《盛
明杂剧》时，《簪花髻》杂剧得以
重新面世。而 《议大礼》 杂剧因
流传不广、鲜为人知，几乎未见
于后世各类著述中。郑振铎曾有
意将其辑入 《清人杂剧》 三集
中，不过 《清人杂剧》 只出到两
集便告中止。此时，杨慎十三世
孙杨崇焕的出现，还是为世人久
已忘却的这位明代大儒，注入了
一点时代特色。

原来，杨崇焕见到了 《盛明
杂剧》，看到剧本中的先祖佚事，
惊喜莫名、感慨万千，决定将

《簪花髻》杂剧从整部校刻本中抽
取出来，重新制版校印。一方面
是作为追念先祖的资料辑存，一
方面也是宣扬家风的乡邦文献，
这一册薄薄的“抽印本”作为杨
氏馈赠亲友的物件，在当时还是

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民国时代，除了杨崇焕的抽

印本之外，只有商务印书馆编入
“万有文库”丛书的 《升庵全集》
以飨读者。

现代人能记住杨慎的唯一可
能 ， 应 该 是 那 一 首 《三 国 演
义》 的开篇词“临江仙”。作为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所写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慷
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
荡气回肠：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
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
壶 浊 酒 喜 相 逢 。 古 今 多 少 事 ，
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
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
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
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既是杨慎
所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同样也
是杨慎超凡却落寞的一生，并终
至世人遗忘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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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浪花淘尽英雄的大儒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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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的最终结果，是皇帝
成就了自己的一片孝心，追封生父
生母为“皇”为“圣”。而对于谏阻
的大臣们而言，是杨廷和、毛澄、
蒋冕等人被迫致仕回家，杨慎、王
元正、刘济等人则被谪戍。杨慎的
戍地远在云南永昌卫，从此父子二
人遥隔海天。既然新君权已经战胜
了旧势力，杨慎理应有所收敛，争
取早日重回故土，重振门楣。但世
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
杨慎父子极其怨恨，常问及杨慎近
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
才稍觉宽慰。这样看来，杨慎父子
踏上的是不归路，不可能再有回旋
余地。

杨慎由此更加放浪形骸。《乐府
纪闻》 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

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
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
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
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
年近七旬时，曾返回川南泸州暂
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
昌 。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1559 年） 七
月，卒于戍地。

可以说，杨慎的一生，是极具
传奇性、戏剧性的中国传统文人生
涯之典型。他的一生刚好被“大礼
议”事件劈为两半。36 岁之前完全
是诗情画意的才子派头；而 36 岁之
后，则是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落
魄模样。

《议大礼》 杂剧之前，有明末沈
自徵所撰的《簪花髻》杂剧。但在这
只有一折篇幅的简短剧本中，主要是

挑取出杨慎在贬谪云南期间，着女装
饮酒作乐的事件。其叙事侧重奇趣，
而并不着眼于杨氏一生剧变的根源性
思考。《议大礼》杂剧则不同，完全
以史家笔触再现了杨慎自“大礼议”
事件始的后半生。全剧以四折规模，
基本概括了杨氏后半生的重要事件与
思想趋向，以“议礼”、“弹史”、“簪
花”、“奔丧”四个章节。

该剧最后一折，描写杨慎之父
亡故，急欲归家奔丧之际，忽然圣
旨到场，准予其暂回乡里守孝。看
似偶然的安排，实则意味深长。体
现的不仅仅是皇帝对臣属的体恤，
而是让杨慎感同身受当年世宗对生
父的孝道。完整地表达出了剧作者

“忠孝可两全”、“忠孝本一体”的政
治理念。

《议大礼》
杂剧之中的忠孝两全

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 末，浙江嘉兴西塘
人方廷熹偶然翻到一部新近完稿的“奇书”。这是
一本名为《议大礼》的杂剧，镇江人刘蔼堂的新
作。这本杂剧，让方氏这样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也
激动起来。

原来，当时的大清帝国正值太平盛世，像方
氏这样勤勉的读书人却居安思危，希望能更好地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恪尽职责。方氏苦苦寻觅的这
位“千古第一等风流人物”的典型，终于出现在
这部 《议大礼》 杂剧中，他就是明代著名人物
——杨升庵。剧情以杨氏为主角展开，因其关涉
明代嘉靖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大礼议”而更具
现实意义。

在青云直上的仕途中，杨慎忽然被贬，起因
正是“大礼议”事件。原来，明武宗纵情声色，
不到三十岁就驾崩，并未留下子嗣。因武宗是孝
宗的独子，世宗 （嘉靖帝） 是兴献王的独子。孝
宗和兴献王都是宪宗朱见深的儿子，为同父异母
兄弟。由于武宗无嗣，根据“兄终弟及”的祖
制，他的堂弟——14岁的朱厚熜在朝臣们的推举

下登上皇位。世宗即位后，想追封已亡故的生父
兴献王为帝，但遭到了以首辅杨廷和 （杨慎之
父） 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的意见很明
确：继统必须兼继嗣，世宗应以孝宗皇帝为“皇
父”，以孝宗皇帝的皇后慈寿太后为“圣母”，兴
献王、妃为生父母，不能加封。显然，廷臣们的
意见严重地违背了皇帝的初衷，双方争执不下，
直到嘉靖八年 （1529年） 才画上句号。在这场史
称 “大礼议”的事件中，杨慎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之一。

实际上， 在世宗皇帝的孝心与大臣们的忠心
之间，并非找不到调和的办法。按照杨廷和与礼
部尚书毛澄的辩解，如此行事有列朝列代的成
例。汉朝成帝和宋朝仁宗在世时也没有留下子
嗣，皇位分别由侄儿哀帝和英宗继承，并且兼继
嗣成帝和仁宗。这样不但保证了皇位的平稳继
承，而且还确保了老皇帝后继有人，实乃一举两
得的好办法。但因世宗原为兴献王独子，还要保
证兴献王后继有人，毛澄提出将崇仁王的次子暂
过继给兴献王为嗣，待到日后皇嗣繁衍，再从中

择立一人奉嗣兴献王，如此一来则“天理人情两
无全失”。虽然大臣们坚持不能将兴献王追封为

“皇”父，但也煞费苦心的作了一番调停。然则，
世宗在失望之余，甚至表示要“避位以奉母归
养”。就在这即将崩盘的时局之中，一位名叫张璁
的新科进士上疏力挺新君，声称“继统不必继
嗣”，世宗还是要以兴献王为父考，孝宗为皇伯
考，并应追崇兴献王为皇，在京建庙奉祀。

这样一来，廷臣中出现力挺新君的新势力，
在这一场谁能挟新天子，谁就能得新天下的权力游
戏中，“大礼议”事件终于爆发。嘉靖三年（1524
年），也就是世宗16岁那年，小皇帝又旧事重提，
议论起其生父母的地位问题。当年秋7月，36岁的
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官员伏于左顺门，撼门大
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
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狱廷杖，当场杖死者16
人。10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盘等7人又聚
众痛哭，再次遭到廷杖。当年9月，世宗下诏，称
兴献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以孝宗
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

大礼议
无法无度的明代伦理

大 儒 杨 慎 的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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